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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布鞋、牛仔褲與潮 T 是他平時的裝扮；黑色粗框眼鏡凸顯了他的書卷氣。走進台北捷運古亭

站附近的 The Wall Music Headquarter 辦公室，他親切地向其他同事打招呼。在這裡，雖然

他較其他人年長，但他對音樂的熱情、對文藝的喜好、對生命的熱血絕不比其他人少。他是廖偉

程，The Wall Music 營運總監、業餘攀岩教練、1991 年清華大學獨台會案被告。

 

台灣末代叛亂分子—廖偉程。（攝影／張瑜庭）

獨台會案

「獨台會」全名「獨立台灣會」，是台獨教

父史明（本名施朝暉）所創設的組織。由於

台獨主張不容於當局，調查局派內線打進史

明的陣營裡。

 1991 年，負責跟監的調查員指稱「獨台會

」重要分子王秀惠等人已開始印製主張台灣

獨立的傳單。

 1991 年 5 月 9 日凌晨，調查局幹員進入

清華大學，拘提歷史所碩士生廖偉程；同日

亦逮捕同案的陳正然、王秀惠與林銀福等人

，指稱四人將發動武裝革命。事實上，他們

四人不過是閱讀史明的著作《台灣人四百年

史》，且曾到日本拜訪史明。但這四人都被

以違反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第一百條的「預

謀叛亂罪」起訴。

當時動員戡亂時期已終止，台灣在政治與思

想上日趨開放。調查局幹員突然進入學校逮

捕學生的行徑，引發社會與大學校園劇烈反

彈；15 日，全國大學生罷課並於台北車站

靜坐抗議，要求「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反對

政治迫害」；1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該

條例，並釋放廖偉程等四人；同年 9 月，

「一〇〇行動聯盟」成立，要求廢除刑法第

一百條。隔年 5 月，立法院修正該條文，

在法律上落實思想、學術與言論自由。

資料來源：整理自「阿達新聞檔案」與 維基百科

涉嫌叛亂  唯一死刑

說起當年的事件，由於曾出席過多場演講，廖偉程侃侃而談。「其實在那（被拘提）之前，就有

覺得怪怪的了。」廖偉程說。那一年，就讀清華大學歷史所的他，曾前往日本拜訪史明老先生。

關於這趟旅行，廖偉程並沒有向其他人分享，但在他返台後，周圍的人卻不斷問他關於訪日的事

情，讓他覺得很納悶。一直到整起案件落幕後，他才知道當時那幾個「同學」是調查局安排在校

園裡的線民。

1991 年 5 月 9 日清晨，天尚未明，幾名調查局幹員進入清大校園，把當時在宿舍裡的廖偉程

以「涉嫌叛亂」為由，帶回局裡訊問，並在二十四小時內移交台北土城看守所收押。由於這個案

件是由調查局辦理，廖偉程僅接受幹員的偵訊，並表示「我沒有被刑求。他們其實還算客氣」。

在約談、偵訊的過程中，廖偉程很配合，對於他們的提問也據實以告，包括前往日本蒐集論文參

考史料之事。雖然沒有碰到不合理、不合人權的待遇，但早期讀過的刊物與聽說的傳聞，依舊讓

初進看守所的廖偉程非常害怕，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接下來會被如何對待。看守所三坪大的房間裡

+3     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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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個馬桶外，什麼都沒有。那一夜，廖偉程將外套捲成枕頭倚著，卻遲遲無法入睡，一方

面是因為剛來到陌生的環境，而另一方面則因為他對於自己犯了什麼案、會被如何起訴一無所知

。最後，他靠著刷馬桶熬過了漫長的第一夜。「你知道用什麼刷嗎？用筷子！」說到這裡，他笑

了出來。

 

當年被羈押、親友送物品來的單據，廖偉程保留至今。（攝影／張瑜庭）

外界書信送暖  3757看很開

「3757」廖偉程的第一位訪客是他的高中同學—文律師。文律師在得知廖偉程被拘留後，主動聯

繫他的雙親，並擔任他的律師。經文律師說明後，廖偉程才知道原來自己的案子，不僅引起學生

的憤怒並聚集在看守所外，甚至登上晚間報紙的頭版頭。這讓廖偉程寬心了不少，因為他知道，

就算他死在這裡，也不會沒人知道。談到起訴的部份，文律師試圖安慰廖偉程，告訴他以他的案

子來看，頂多「二條三」，不至於到「二條一」。但當時的廖偉程對法律完全沒有概念。追問後

，文律師吞吞吐吐地告訴他「二條一（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是唯一死刑。廖偉程這才

意識到事態的嚴重。那麼二條三呢？十年以上至無期徒刑。「我那時候想，這樣有比較好嗎？」

廖偉程笑著說。但因為聽聞外界的極力聲援，再加上在獄中收到無數封來自各界的鼓勵信函，讓

他倍感溫暖，很快地，對於「死」也不再害怕，反而開始規劃未來在牢中的漫長歲月裡要做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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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治叛亂條例

第二條 第一項

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

項之罪者；處死刑。

第二條 第二項

刑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未遂犯罰之。

第二條 第三項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法

第一百條第一項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以暴動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

刑。

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

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該國或他國對於中華民國開戰端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

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該國或他國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刑法》與懲治叛亂條例部份條文。（資料來源／維基百科；製表／張瑜庭）

 

「我開始開書單，」廖偉程開心地說，好似忘記自己是在看守所裡一般，興奮地講述當時的「獄

中生活計畫」。他想，既然要在這裡待這麼久，不如就看書吧。他請他媽媽送書來給他，其中包

括他最愛的金庸小說。「不過我拿到的時候，剩沒幾本！」廖偉程有點失望地說，畢竟親屬帶來

的物品，都會經過獄警人員的檢查，而他猜想可能是經手人員發現有自己想看的，就先挑走了。

5 月 17 日，就在廖偉程心情調適好、生活計畫擬定好時，他被釋放了。原來，在他被羈押的期

間，社會、學生集結的壓力，已讓立法院在七天內三讀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

雖然重獲自由，廖偉程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仍持續糾纏在這場官司中，因為懲治叛亂條例雖已廢

除，但問題更大的刑法第一百條仍然適用。在官司纏鬥的過程中，廖偉程親眼見識了台灣的司法

體系—一個充滿問題的體制。在案件的審理上，法官始終堅稱他與同案其他三名被告陳正然、王

秀惠、林銀福同為地下組織「獨立台灣會」的核心成員。然而，廖偉程說：「我根本不認識他們

阿！我們是在看守所認識的。」除此之外，法庭上法官試圖讓案件起訴的「證據」竟是他接受訊

問時的自白。他們不僅無法證明他去日本做了什麼，更沒有任何他有試圖叛亂的證據。在親身經

歷了這些司法問題後，廖偉程形容當時的法官，就像是和社會脫節的人，沒有跟上時代的演進。

而面對這樣的體制，他也不禁質疑：「死刑被允許，公平嗎？」

 

當年收到的鼓勵信函來自世界各地，圖中這封來自挪威。

雖然廖偉程曾想過一一回復，但由於數量太多，只好作罷。（攝影／張瑜庭）

看見司法弊病 自由後投身社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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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一年後，刑法第一百條修訂完成，他們幾名被告皆獲得免訴，當然，也成了台灣的「末代叛亂份

子」。經歷這起事件後，大學時期就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廖偉程深深意識到台灣的民主運動還沒

完成，因此，毅然決然放棄了早期攻讀博士、做研究、教書的夢想，全力投身社會運動。而他的

父母親，也不再如早期百般勸阻，而是儘可能支持兒子想做的事，畢竟「這條命是撿回來的，他

們覺得快樂就好。」談起自己的父母，廖偉程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除了志向的轉變，這場關鍵的

官司還在廖偉程的人生中製造了另一個轉捩點，當年「廖偉程後援會」會長王時思，如今還有另

一個身分－－廖太太。

談起同時期的邱和順（或稱陸正）案以及蘇建和案，至今官司已纏訟了愈二十年，廖偉程收起談

家人時幸福的笑容，堅毅地表示：「我反對任何計畫性殺人。」對他來說，不論是殺人、死刑、

戰爭，只要是能夠預期會造成傷亡、破壞和平的事，都是不對的。對於社會上多數人的質疑如「

社會為何要供養這些人」、「他們活著會給社會帶來威脅」等，廖偉程補充說道：「每個人都會

犯錯，而我也不反對懲罰。」另外，他認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接受社會的補助，就以健保來說，

一個人開刀只需負擔幾千塊的費用，剩下的不也是社會大眾買單嗎？更何況，社會上會有這些犯

罪的發生，是社會集體的責任，當然要由大家一起承擔。另外，他認為若要懲罰一個罪大惡極的

人，古時候流放的做法倒是比較有創意。想想看一個人被宣判終生不得重返生長的故鄉是多大的

痛苦阿？看那些旅居海外的人就知道了，有多少人因為「思鄉」而發愁？

現在的廖偉程依舊活躍於社運、藝文圈內，而他擅長的運動攀岩，則是他工作之餘的休閒娛樂。

「其實我很喜歡冒險、追求新奇的事物。」整理自己四十多年來的經歷，廖偉程如此形容自己。

雖然人生的經驗和學生時期的構想完全不同，但他不曾後悔當初的決定，因為他認為可以嘗試不

同事物、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才是有意義的人生，而這也是為什麼 1999 年他會去接觸攀岩這項運

動。不過，「被關可不是我自己想去嘗試的阿！」他笑著做了這個結論。

二十年前的一樁司法案件，讓台灣的民主正式進入一個新階段，而當年被收押的那名年輕人，如

今已沒入茫茫人海裡，逐漸被人遺忘。但不可否認，它的影響遠超過對一個年輕人的一生造成改

變，而是數以萬計台灣人民的思想、生命等基本權利，將不再受到政府或是任何人的隨意侵害。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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